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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徐贵祥同时推出长篇小说新
作《穿插》和《伏击》（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 年 8 月出版）。小说令人耳目一
新，不只是全新的故事，更有全新的讲
述与表达，全新的思考和回望。

徐贵祥曾谈到这两部作品的来
历。10 多年前，他从一份资料里看到
一条信息，西安事变前，国民党派了一
个特务潜入延安搞破坏未遂。以这个
信息为出发点，作家张开了想象的翅
膀，翱翔在 80多年前的战争旷野，掠过
月光下的战场、山川、河流和森林。除
了血与火，他还看见了更多，那个特务
的上级、助手、敌人、亲人、情人……作
家在他的思维世界里跟踪笔下的人
物，用一双文学之眼剖析那个人、那些
人的精神实质，于是有了《穿插》和《伏
击》。

擅写英雄，是徐贵祥小说创作的特
点。在上部《穿插》里，红军战术专家凌
云峰在“被牺牲”后误入老对手、国民党
军谢谷部队，顶替在抗战中阵亡的该部
连长楚大楚。一方面，他在抗日战场上
大显身手，官至旅长，声名显赫；另一方
面，他又为成为“国军”而深深自责，披
在身上的外衣同内心的追求构成尖锐
冲突，成为推动小说发展的强大动力。
在下部《伏击》中，国民党特务机关把易
晓岚变成了易水寒，让他冒充红军战术
专家凌云峰。然而就在“冒充”的过程
中，意外发生了，这个人假戏真做，真的
“成了”凌云峰。

从红军“穿山甲”凌云峰到“国军”
敢死队长楚大楚，从国民党特务“蜻蜓”
易水寒到八路军“战神”凌云峰，从国民
党的“借尸还魂”计划到英雄精神“注入
灵魂”，这两个新的人物形象脱颖而出，
无疑为英雄主义表达开辟了一个新的、
更为广阔的领域——英雄成长于英雄
的土壤，也成长于英雄文化的哺育。信
仰的阳光一旦穿过阴霾照亮内心，每个
人都有可能成为英雄。

徐贵祥小说的另一特点，是军事历
史、军事常识的熟练运用。在《穿插》中，
直线穿插、弧线穿插、长驱直入穿插、回
马枪式穿插、置于死地的穿插……将军
事行动与人物情感命运巧妙地“穿插”在
一起，使“穿插”成为引人入胜、扣人心弦
的画面。在《伏击》中，特务刺杀红军将
领的伏击在瞬间转换为反戈一击，使叙
事走向急转直下。此后对日斗争中，背
水一战式伏击、围魏救赵式伏击、网开一
面式伏击、伏击与反伏击……原本枯燥
的战斗过程因为始终同人物的情感命运
相连，从而更具艺术感染力和冲击力，让
读者欲罢不能。

从《历史的天空》《高地》到《马上天
下》，再到《穿插》《伏击》，一路走来，徐
贵祥一直致力于创作战争题材的作
品。一定程度上说，他是用小说诠释战
例，用战例丰富小说。可贵的是，相对
专业的叙事，并没有破坏作品的文学美
感，反而因为战争叙事的惊险更增强了
作品的真实感和可读性。

徐贵祥曾说，最好的形式就是不让
读者看出形式，尽量避免为了形式的形
式。从这两部作品看，结构清晰，叙事
流畅，很少有阅读障碍，也在印证着他
的“去形式化”说法。但是，如果对作品
进行深度探析，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出
来，这两部作品是很有形式追求的，只
不过被作家打磨得不露痕迹。小说开
篇，作者即让一个“幽灵”同读者打了个
照面，“如果不出意外，我将永远沉默。
可是，昨天发生了一件事，使我不得不

开口说话了”。这个颇具现代意味的视
角和切入点，为小说构筑了神秘而灵活
的叙事氛围与空间。

作品在形式上的创新，最值得称道
的还是结构的创设与搭建。作品的主
体结构是两个主要人物相向而行，擦肩
而过，向死而生，灵魂交会于抗日战
场。从细微处打量，《穿插》里贯穿始终
的“桃木匣子”和“桃花诗”，出场之初就
在作品上空浮起一个悬念。桃木匣子
到底隐喻什么？国民党军官谢谷到底
有没有共产党员的经历？那首不断改
头换面的“桃花诗”，究竟是不是当年地
下党的接头暗号？直到读完作品，我们
还是没有看到答案，仅仅在半明半暗中
感觉到，桃木匣子是“无礼之礼，无语之
语”。或许，这种“无语之语”就是蛰伏
于中国军人心灵深处的密码——千百
年积淀下来的爱国精神和英雄魂魄。
恰好是“桃木匣子”和“桃花诗”这两个
悬而未决的意象，推动故事情节走向远
处，推动人物情感走向深处。还有民间
老者给儿子的赠言：“国难当头，日寇狰
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本欲服役，
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
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
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这段话以后
成了楚大楚连队的连歌，每战必唱。这
些意象，不动声色地暗示了英雄精神成
长的某种逻辑，从迷茫、惶惑到觉醒，再
到忘我。

徐贵祥在一篇文章里谈到，起笔之
初，本来只打算写一个“灵魂重铸”的故
事，没想到写着写着，身不由己地先写
了一个“有灵魂”的故事，好像有一只无
形的手在推着他走进历史、走进战争。
不到两年完成两部长篇小说，是徐贵祥
长期揣摩战争历史和战争人物的结
果。早已浓缩于心的故事岩浆，一旦拿
起笔来打开叙事的闸门，就有了“生命
的雷电穿行于战争之林，唤醒的情感风
雨汇聚成命运的河流”这样一种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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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冬的北疆大地滴水成冰，新疆
军区某红军团的大礼堂里却暖意融
融、热闹非凡。新战友们个个精神抖
擞、意气风发，拉歌声此起彼伏。该
团结合新兵下连，精心组织了一场
“难忘兵之初，启航新梦想”晚会。即
将下连的新战友们成为晚会的主角，
用自编自演的节目，展现在新兵连的
成长蜕变。
“ 军 营 的 第 一 步, 是 七 十 五 厘

米 。 多 少 青 春 汗 滴 ，才 懂 其 中 意
义”，歌伴舞《七十五厘米》，把大家
的思绪拉回到 3 个 月前的新训场。
队列训练中这意味深长的 75 厘米，
包含着新训的磨砺，也激励着新兵
们向着更高更远的目标前进。接下
来，由 20 名新兵表演的陕北特色舞
蹈《安塞腰鼓》震撼登场。该红军团
的 前 身 是 中 国 工 农 红 军 陕 甘 游 击
队，击响豪迈粗犷的安塞腰鼓，对该
团官兵有着特殊的意义。紧密的鼓
声、铿锵的步伐、雄壮的呐喊，新兵

们生龙活虎，尽现阳刚之美，全场官
兵报以热烈的掌声。
“看着他们的样子，才知当兵的模

样。他们用青春染红了军旗，是我们
学习的榜样……”诗朗诵《致敬康西
瓦》，致敬此刻仍在高原驻训的老兵分

队，一句句慷慨激昂的话语，感染鼓舞
着新战友。

创新武术表演《铁血男儿》，不仅展
示了我国传统武术的力量、速度和技
法，还将摇滚、街舞、情景表演等时尚元
素融入其中，新鲜的表演形式受到年轻
战友的喜爱。小品《当兵的料》，由“00
后”新兵自编自演，情感真挚，生动讲述
了一名新兵历练成长为军营好男儿的
故事。
“感恩遇见，感谢并肩，青春洋溢或

成熟稳重的笑脸，都是回忆里最温暖的
画面……”晚会在民谣《不说再见》的歌
声中落下帷幕，新战友们也将以崭新的
面貌开启军旅征程。

左图为该团新兵自编自演的歌

伴舞《七十五厘米》。

易志明摄

兵之初 志飞扬
■高 群 赵旭阳

星 火
■摄影 李笑仙

这是武警广西总队

桂林支队特战队员在

“魔鬼周”极限训练间

隙，围拢火堆暖手的场

景。拍摄者利用广角镜

头、大光圈记录下这一

细节。数九寒冬，在火

光的映照下，官兵手上

的裂纹清晰可见。那一

双双粗糙的大手背后是

一颗颗炽热的心，在无

言中诠释着执着与坚

韧。

（陈登科）

1937 年 7月 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
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奋起
抵抗，吹响了全民族抗战的号角。在高
高的山岗，在茂密的青纱帐，在弯曲的
地道，在纵横的江河湖网，到处都有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深入敌后开
展游击战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
首反映游击战的歌——《游击队歌》诞
生了，很快便得到了战士们的喜爱。八
路军总司令朱德说“战士需要这样的
歌”，并将这首歌的歌词亲手抄写在随
身携带的小本子上，有空时就拿出来
唱。

诞生在抗日前线的战歌

在全民族抗战救国的高潮中，文艺
工作者也纷纷组成宣传队，奔赴前线宣
传抗战。1937年冬，山西临汾八路军驻
晋办事处迎来了前来慰问演出的贺绿
汀、塞克、崔嵬、欧阳山尊、刘白羽等文
艺工作者。此时，在华北战场上，共产
党领导的八路军正深入敌后山区，独立
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着手创建敌后抗
日根据地。毛主席将此比喻为围棋中
的做“眼”，他说：“我们已采取‘山雀满
天飞’的办法，撒出了大批干部，到华北
敌后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我们的
主力部队到华北，要像下围棋一样做几
个‘眼’，‘眼’要做得活，做得好，以便和
敌人长期作战。”

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彭雪枫亲
自接待了这些文艺工作者。在这里，文
艺工作者与八路军指战员近距离接触，
聆听了朱德、任弼时、贺龙等作的报告，
认识到要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不仅要
靠正规战，也要靠运动战、游击战。看
着八路军将士一批批开赴敌后作战，文
艺工作者们热血沸腾，觉得应该创作一

支新歌，为将士们壮行，便你一句、我一
句地讨论起歌词来。在此基础上，作曲
家贺绿汀挑灯奋战，很快完成了歌词定
稿和谱曲的任务。

在八路军学兵大队的学员们出早
操时，贺绿汀激情满怀地给学员们教唱
起《游击队歌》来。这首进行曲风格的
歌，一改进行曲惯用的雄伟、豪迈的曲
调，采用的是轻快、活泼的风格，易学上
口，学员们很快就学会了。歌中唱的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
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
水又深”，用音乐生动刻画出游击队员
机智灵活、勇敢顽强的形象。与敌人相
比，八路军在生活条件和武器装备上十
分匮乏，但战士们毫不退缩，积极面
对。歌中唱的“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
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
们造”，展现出游击队员英勇无畏的革
命乐观主义精神。在中华民族处于生
死存亡之际，歌中唱的“我们生长在这
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无论
谁要强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极大
地鼓舞了中华儿女不畏强敌、抗战到底
的坚定决心。

敌后游击战争是极其艰苦和需要
长期坚持的，游击队员们不畏艰难、以
苦为乐的精神风貌令人敬佩。为表达
敬意，贺绿汀将这首洋溢着革命乐观主
义精神的作品，取名为《游击队歌》，献
给英勇可敬的全体八路军将士。

唱会了这首歌就出发

1938年 1月，八路军高级干部会议
在山西洪洞高庄召开，讨论坚持华北抗
战的方针。会议期间，贺绿汀指挥演剧
队的全体队员为参会代表演唱了这首
《游击队歌》。当时缺少乐器，就由欧阳
山尊吹着口哨当伴奏。贺绿汀感觉，用
口哨伴奏比用其他乐器伴奏似乎更有
味道，就像游击队员吹着轻快的口哨从
山上下来一样。

演出刚一结束，朱德总司令就走
上前来紧握着贺绿汀的手，赞扬这首
歌“写得好”。与会的刘伯承、贺龙、任
弼时等高级将领也对这首歌非常认
可，认为歌曲生动地反映了八路军的
游击战法，部队正需要这样的歌，要求
演剧队抓紧时间到部队教唱这首歌。
随后，贺绿汀和演剧队队员就一个连
队一个连队地教唱。战士们特别喜欢
这首歌，有的部队还专门派人骑着马
跑几十里路来抄谱子。战士们拿到谱
子后爱不释手，随时随地都能唱起来。

在平型关战役中打了胜仗的 685
团，正在休整。团长杨得志即将率领部
队再次开往前线，他热切地邀请贺绿汀
到他们部队去教唱《游击队歌》，并对指
战员们说：“大家唱会了这首歌就出
发。”

部队出发那天，下起了纷纷扬扬的
大雪。贺绿汀和演剧队的队员们站在
漫天飞舞的雪花中，高唱《游击队歌》欢
送将士们。将士们跟着一起放声高唱，
迈着铿锵步伐，踏着皑皑白雪，义无反
顾地开赴新的敌后战场。

随着各部队深入敌后发动游击战，
《游击队歌》也从汾河两岸，传唱到敌后
各抗日战场。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
夫来到抗日模范边区晋察冀支援中国
人民抗战，听到这首歌后，非常喜欢，很
快就学会了，常常在行军途中唱起这首
歌。

“人民批准的作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民坚持敌后
抗战，创造性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游
击战争。运用游击战、破袭战、地道
战、地雷战、麻雀战等多种战法，形成
人自为战、村自为战，无处不战、无时
不战的战场态势，灵活机动地与敌人
周旋，极大地牵制、消耗了敌人实力，
壮大了自己，把敌人陷入到人民战争
的汪洋大海中。通过积小胜为大胜，

在持久战中逐渐改变敌我力量对比，
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最终向
敌人发起反攻，从而达到了战胜敌人
的目的。

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
题》中指出，在中国大而弱、日本小而强
的情况下，敌人可以占地甚广，却在占
领区留下了很多空虚的地方，“就是说
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
人民群众存在，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
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
防御和战略进攻等等一全套的东西都
发生了”“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
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正是在
这样的战略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人民军队在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
争。

毛泽东重视游击战，也非常喜欢
《游击队歌》。他在对抗大学员讲话时
说：“这样学好了，你们都要去带游击
队，到八路军中去，到全国各地去，到敌
人占领的后方山西、北平、上海去。现
在有许多地方，已经有了游击队，将来
你们每个人都要去组织游击队。”1943
年，贺绿汀随身携带《游击队歌》原稿到
达革命圣地延安，被分配到鲁迅艺术文
学院当教师。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礼
堂举行的文艺晚会上，毛泽东亲切接见
贺绿汀时说：“你的《游击队歌》写得很
好啊，你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
忘记你的。”

真正的经典是经得起时间考验
的。这首鼓舞无数中国人的《游击队
歌》，一直被人们广为传唱。新中国成
立后，这首歌成为我军歌咏活动中的重
要曲目。周恩来非常欣赏这首歌，力主
将它收进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中，他说：“这首歌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
情绪，好听，群众爱唱，当时对动员学生
参加革命起了很好的作用，是人民批准
的作品。有的时候需要雄壮的东西，有
的时候也需要轻松的东西，有统一也要
有变化，革命是广阔的，革命的感情也
应该是丰富的。”

《游击队歌》——

战士需要这样的歌
■钱均鹏 姜瑞超

重温经典·感悟初心

艺 境

活力军营

阅图

兵 漫

连队生活小贴士
■莫海明 袁超男

乐观自信地面对全新的连队生活。 注意吸取经验教训。

做好训练前后的准备与放松，预

防训练伤。

勇站排头，争当标兵。


